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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两次温州，琦君成为避不开的
一个人物。琦君是著名的华文女作家，
原名潘希珍，以写散文见长，多年前一部
名为《橘子红了》的电视剧，是根据她的
同名小说改编的，但并没有多少人因此
更了解她。多年以来，琦君是一位濒临
被遗忘的人物。

但温州人没有忘记她，为她建纪念
馆、文学馆，出版纪念文集。也从传记作
家李辉、主持人白岩松等人那里，陆续了
解了琦君的一些故事，他们把琦君写进
文章里、演讲稿里，让琦君的名字从温州
出发，抵达更多人的视野。华裔著名作
家张翎以故乡温州为背景，写了不少中
长篇小说，也出版过一本与故乡有关的
散文集。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温州，已经
变得非常具体化。

最近这次遇见琦君，是 11月底，与
温州人、著名书评人绿茶约好了在琦君
文学馆碰面。我到达的时候，绿茶已经端坐在文学馆面前
开始画他的小画。琦君文学馆是琦君小时候居住过的宅
子，曾经的大宅多数被损坏了，剩下的核心部分被保护了起
来，修缮后成为寻找琦君踪迹的重要场所。

琦君 1917 年出生于温州市瓯海区泽雅镇庙后，在瞿溪
潘宅度过童年，2006 年去世于台北。离开内地之后的琦
君，写下了大量怀念故乡温州的文字。离故乡越远的人，越
是对故乡的景物与往事记忆清晰。未能落叶归根，将骨灰
葬于故乡山水间，或是琦君的一个遗憾，但故乡人对她的惦
念，还有对她名字的呵护，会让她的在天之灵感到慰藉。

我在琦君纪念馆与琦君塑像合影，一幅幅仔细观看她
的生平重大事件与影像，半个多小时之后，绿茶已经在馆外
画下了文学馆的全貌：一栋古朴而大气的南方木质建筑，带
有时光与烟雨的气息，旁边是一棵无比高大的白玉兰树，是
琦君童年时亲手种下的，算来已经差不多有近百年的树龄。
这棵大树分外葱茏，生机盎然，让它的四周都充满活力。如
今，琦君文学馆已成为三溪中学校区的一部分，这棵白玉兰
树，要守护每天往来这里的学生，它必须要年轻，它无法不
年轻。

绿茶让我在他画的小画上签名留念，想了想，写下了这
样三行字，“又来温州，绿茶故乡，遇见琦君”。我喜欢“遇见
琦君”这样的说法，仿佛她没有故去，依然会在文学馆的某
一个房间里写作，或者在瞿溪山水的某一处游玩。

琦君已经是温州的一张文化名片。推广琦君这张文化
名片的人，名字叫周吉敏，她也是一位作家，但在决心投身
于对琦君的推广与保护事业的五年时间里，她几乎放弃了
自己的创作，专心只做与琦君有关的事，呼吁社会各界参与
建设琦君纪念馆、文学馆，设立与颁发“琦君文学奖”……都
是她默默地在背后做相关的具体工作，以极少的人手，承受
着不小的工作压力，无视怀疑与误解，只为琦君不被时代洪
流淹没。

第一次来温州差不多是两年前，也是吉敏带我们走近
琦君。记得那是夏天，我们一起拜访刚开放不久的琦君纪
念馆。纪念馆位于温州瓯海区泽雅镇的庙后小学，这所小
学是琦君父亲捐资建设的，小学前几年搬走之后空了下来，
便改建为琦君纪念馆。

泽雅镇也是吉敏的家乡，这个地方的景色与其名字一
样美。虽然地理位置非常偏僻，但造纸传统却可以追溯到
2000 年前。这里的造纸技术，据说比《天工开物》所记载的
更为原始、严谨，并且在交通极为不便的时代，可以行销到
各地的纸店，甚至远销海外。吉敏写过一本名字叫《泽雅古
道》的书，也写过一篇关于泽雅造纸的长篇散文，但她最开
心的事，仍然是与琦君有关的事情。

记得坐车前往泽雅琦君纪念馆的路上，就在我们一路
赞叹路边景色之美到达一个情绪巅峰的时候，车子猛地转
了一个大弯，琦君纪念馆的石雕名牌便出现在了眼前。琦
君纪念馆算是处在一个“风水宝地”了吧，站在纪念馆门前
与院中的时候，无论往哪个方向看，视野里出现的，都是令
人舒适愉悦的大自然。

两次来温州，和温州朋友聊天，琦君永远是重要的话题
之一。我们谈论她书里的温暖，还有她在写下对父母美好
记忆时猝不及防出现的伤感。琦君在四岁左右的时候父母
双亡，她书里所写到的父母，其实是她的伯父伯母，虽然伯
父伯母给予了她亲生父母般的关爱，但避免不了还是隐约
有“寄人篱下”的滋味，不晓得琦君在写作时是如何处理自
己童年际遇留下的阴影，反正在她绝大多数的作品里，读者
看到的，永远是那位深情的、宽容的、坦然的女孩琦君、少女
琦君。

但我读琦君，却时常能从她简洁的文字里，发现那些隐
藏在海面之下冰山般寒冷而尖锐的隐伤。在一篇名为《金
盒子》的名篇里，她写下了哥哥与弟弟的离世，写下了与双
亲永别的痛苦，“暗淡的人间，茫茫的世路，就只丢下我踽踽
独行……”琦君就是这样，在自己貌似平淡的文字里，埋下
几句撞人心扉的话，等待那些与她有着相似命运的读者，读
完之后怔怔地呆立原地，陷进她无意流露出的忧伤里。

我一直觉得，琦君是一位骨子里很忧伤的作家，只是她
并不愿意用忧伤来打动读者。“虽然她的童年充满了忧伤，
但她总把美好的写给少年读者，让孩子们读她的书开卷有
益”，这是作家林海音评价琦君的话。但真实的琦君，究竟
是什么样子，她的一生，有没有一部好的传记作品可以翔实
地记述下来？多少都令人有点好奇。琦君写了许多关于自
己的经历，我想读到那些她没有写出的故事。

或许，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愿望，我在温州才会产生时
时能遇见琦君的错觉。这次在温州的一个傍晚，夕阳西下
的时候，看到远山如黛，那一刻内心很安静，琦君在温州时，
一定也这样远望过，要么在她居住的屋顶，要么在她种的白
玉兰树下。看到这样的景色，听到风穿过树叶的声音，那正
是与琦君相遇的最好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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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译”70年：“声”入人心，“译心”不改

▲书评人绿茶手绘的琦君文学馆。

▲上译厂推出的“唯优声训营”活动吸引年轻人。 ▲乔榛（右）为新一代配音演员周宇说戏。

本报记者许晓青

近日，上海电影制片厂迎来 70 华诞，与新中国同龄的不
仅有上影厂的电影摄制业务，还有“声”入人心的译制片事业。

上海电影译制厂前身是 1949 年设立的上影厂翻译片组。
1957 年 4月，上海电影译制厂正式成立。70载光阴，“上译”共
翻译制作外国电影 1500 多部，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从上世纪 50 年代的《乡村女教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王子复仇记》，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追捕》《佐罗》《幸福的
黄手帕》，再到上世纪 80 年代的《大篷车》《虎口脱险》《茜茜公
主》，直到进入新世纪银幕上的《哈利·波特》《蝙蝠侠》《奥特
曼》，还有《功夫熊猫》《愤怒的小鸟》等都有上译人的配音，近
期热映的《冰雪奇缘 2》更是凝结了上译人的心血。

薪火相传

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九旬高龄的新中国第一代译制人、
著名配音导演苏秀，在自己的新居朗诵起为上影 70 周年专门
撰写的译制小故事。

“我亲爱的战友，我亲爱的‘大学’。”1950 年加入“上译”
的她，一辈子只做了一件大事——译制外国电影，她把“上译”
当作引导自己人生的“大学”。

在苏秀和几代上译人眼里，“上译”的灵魂人物无疑是已
故的首任老厂长陈叙一。“他不仅仅是厂长、翻译家，更是一名
语言艺术大师，精通中外文化。”一名“90 后”编译人员说。

“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这是陈叙一的名
言，直至今日仍是几代上译人的工作要诀，就好像武侠片里众
人求之不得的秘籍一般。

老一辈上译人的言传身教影响深远。有人曾亲眼见到邱
岳峰为《大独裁者》配音时用绳子扎紧自己的肚子，为的是保
持气息连贯。有时为了达到更好的配音质量，一些老演员还曾
在身上压上沉重的箱子，以达到“气喘吁吁”的效果。

苏秀忘不了和“战友”们合作的日日夜夜，但这些年“战
友”还是走了不少。20世纪 80 年代初，先是邱岳峰走了，后来
于鼎、毕克、尚华、李梓、赵慎之等也相继走了。就拿观众最难
忘的《虎口脱险》来说，其中就有尚华、于鼎的精彩表演，苏秀
说，接到导演任务时，还以为是陈叙一故意为难她，后来终于
明白，老厂长是要锻炼她。

这部作品留下一个中国译制片史上的经典译法：将“Tea
for two”（双人份的茶）翻译成“鸳鸯茶”而非“情侣茶”或
其他。

苏秀说，这都是陈叙一的创造发明。
中国的译制片行当偶尔也会请“外援”（非专业配音演

员），比如上影厂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就被请来为《王子
复仇记》中的哈姆雷特配音。孙道临反复琢磨原著，探索“王
子”富有“诗性”的发声，这也成为后继者效仿的模式。

上译厂的“中生代”代表人物乔榛坦言，“1970 年第一次接
触译制片，算起来至今参与译制和配音的起码有上千部了，我们
所配的每一个角色，都像自己经历过的人生，身心全部融入进
去，挖掘人物内心世界和个性色彩。每个角色都付出很多心血。”

乔榛依稀记得 20世纪 80 年代，上译厂筹备译制《战争与
和平》，托尔斯泰当年着墨颇多的人物沃伦斯基性格复杂，这
个角色“倒逼”着乔榛专门重读原著，最终乔榛仿佛和沃伦斯
基一样“大彻大悟”。反映在片中配音，他配出了一种彻心彻肺
的笑声。

著名配音演员刘广宁说，配音的要诀，不在于声音的好
坏，而在于能不能做到“以声传情”。

薪火相传，人们很高兴地看到，曹雷、童自荣、刘广宁、乔
榛、丁建华等著名配音演员近年来依然活跃在配音舞台上，他
们的徒子徒孙们也很活跃。

新“译”代

迪士尼大片《冰雪奇缘 2》在内地上映不到两周，票房已
超过 6 亿元人民币，短时快速超越了 2014 年《冰雪奇缘》在内
地的票房总和。在《冰雪奇缘 2》的字幕位置，可以看到“上海
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这一行字让不少
对配音感兴趣的观众兴奋不已。

上任整一年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张拯是一名干劲十足
的“80 后”。十多年前，职业录音师张拯放弃了民营录音棚的
优厚待遇，投身上译厂。“第一次来这里，就惊呆了，亚洲顶级
的录音设备不能沉睡在这里，我的心动了，非常想干一番事
业。后来事实证明，确实很有成就感。”

2009 年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 60 周年，上海电影集团
打造的全产业链已具雏形。当时译制厂就凝聚了一批活跃的
“80 后”，很快“90 后”也登场了。

最近在《冰雪奇缘 2》的中文字幕版及配音版中，人们看
到了张悠悠的名字，她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专职电影文本
译者，是译制片行业的新“译”代。

今年 4月，在上海首家电影主题酒店——银星皇冠假日

酒店举办的沙龙活动中，张悠悠等新一代翻译从幕后走到台
前。面对前辈的成绩，她们显得低调谦虚，甚至有些诚惶诚恐。

张悠悠说，比如把“Tea for two”（双人份的茶）翻译成
“鸳鸯茶”，把“Boss”翻译成“头儿”，这些“神操作”是老一辈
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在人人都在讲“二次元”的今天，我们还
是希望继承传统，在传统中创新。

如今上译厂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二次元”声音。比如周帅
为《冰雪奇缘》系列中的艾莎配音，同时又是某大型游戏中花
木兰、武则天等的“声音形象”；张琦也为迪士尼动画大片配
音，同时是国内大型游戏的主要“声音形象”。此外，青少年熟
悉的“巧虎”等形象也有“上译版”的配音。新“译”代往往也是
导演、配音兼顾，不少是综合型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译制厂的新“译”代如今也有了大批固定
“粉丝”。每每有译制片上映，“上译观影团”格外活跃，专场放
映总是一票难求。一些小观众的家长在网上点赞：“我们需要
译制片”。

“功夫熊猫”配音专业户、上译厂副厂长刘风说，新一代的
成长为上译的未来奠定了基础。

世界在变，“译心”不变

2019 年，多场世界瞩目的电竞赛事在上海举办，按照电
竞行业的大赛活动模式，为游戏人物配音的重量级演员也会
亮相比赛现场。每当主持人介绍一位游戏人物的幕后“声音”
登场，都会引发线上线下成千上万的“粉丝”为之喝彩、点赞。

在人们的欢呼背后，“上译”的译者们仍在埋头苦干。“世
界在变，市场在变，译者的心没有变。”张拯说。

目前的上海电影译制厂不仅每年完成数十部院线大片和
“批片”（非首映当年引进的影片）的配音工作，在紧张的译制
进程中，上译厂还连续多年出色完成国家交付的影视译制工
程及相关文化交流培训项目。

“外译中”仅是上译厂目前业务的一个类别，“中译外”在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正在变得更加重要。2019 年，上
译厂还完成了热映影片《我和我的祖国》的字幕“中译外”等项
目。邀请在沪外籍人士为中国影视作品配音，也已成为现实。

“与 10 年前或 5 年前相比，我们对译制的前途变得更有
信心，因为‘声音产业’究竟是什么，究竟要怎么做，已经有了
比较明确的答案。”张拯说。

近年来，一方面随着英语在中国社会的普及，传统译制片
的主要市场式微，更多中青年观众选择“原版片+字幕”的形
式观看电影；另一方面市场化进程带动民营声音产业崛起，企
业和平台进入快速扩张期。有的企业专注翻译、生产字幕，有
的则灵活多样地组织民间配音力量开展活动，也有部分业余
“声音”走上大银幕。

“我们看好百花齐放，同时希望把‘上译’做得更好，市场
化是大方向，上译人也要学会在市场大潮中摸爬滚打，而且我
们定力十足、初心不改。国家任务和市场业务两不误。”一身挑
着上译厂“厂长”和“公司总经理”两个职务的张拯正在为未来
5 年的上译厂拟订更宏伟的发展规划。

近年来，市场化的声音产业轮廓日益清晰，其中既包含动
漫、游戏、网络社区等具有指标性意义的增长极，也包括配音
技巧训练等培训行业。让上译人欣慰的是，早在上世纪 90 年
代上译厂就率先尝试面向大众提供配音培训，造就了一批新
“译”代的配音人才和配音爱好者。如今，上译厂已拥有“唯优
声训营”等市场和口碑俱佳的培训平台，累计培养百余名人
才，不少已晋级专业配音行列。

什么是属于未来的声音产业？老一辈艺术家用富有特色
的声音艺术，为观众“配”出各种属于未来的可能性。去年，著
名配音演员曹雷、丁建华等相聚在一起，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
厂经典动画电影《天书奇谭》重新配音，时隔多年艺术家的声
音宝刀未老，连苏秀也重回录音棚“试验”了一把。不久的将
来，这部“老声新配”的动画大作有望与观众见面。

当九旬高龄的苏秀畅想未来时，她坚持认为，“在这个属
于‘地球村’的时代里，人们对译制片的渴望不会停滞”。

献给我的“大学”
苏秀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从前谁也没有听说过翻译
片，更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搞翻译片。怎么能让中文台词和
原片演员的口型一致，就成了第一道要迈过去的坎。

听说，曾经用过一种掐秒表的方法。列宁这段话，用了
5 秒钟，中文台词也说 5 秒。可还是不行。我 5 秒钟能说 15
个字，可体育解说员能说 24 个字。

等到我 1950 年 9 月进厂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今天的配
音雏形。那就是口型员对着原片的口型，读翻译的剧本。那
真是要功夫啊。必须眼快，看着陌生的翻译的剧本，马上和
原片速度一样读出来。还要手快，要随手给多出来的字，画
上记号。然后念下句，如果下句少三个字，要念“1 、2 、3”。
否则，中文台词跟原片台词的位置就错开了。

所以，孙道临给我起外号，叫“残酷的 123”。例如“今天
的天气多么好啊，咱们去野餐吧。”前面 9 个字，后面 6 个
字。可原片是 4 个字，9 个字。我就要念成“今天的天，咱们
去野餐吧 123”。根据字数可以改成“天多好啊，咱们到郊外
去野餐吧”。中文字多的时候，不能把主要意思删掉，需要加
字的时候，不能让人觉得累赘。

有一次遇到一句台词——“靴子里有盏灯”。谁也不明
白是什么意思。灯怎么能放在靴子里？靴子会不会翻错？翻
译说：“绝对不会错。”直到后来，看到画面中的人从靴子里
拿出一把手枪，我们才明白，原来他说的是手枪的牌子。就
像我说，“我抽屉里有白猫”，我指的是我抽屉里有白猫牌洗
衣粉，而不是有一只活的猫。

由于我们的精工细作，台词与口型丝丝入扣，有一个山
东的解放军战士写信来问我：“你们的影片，是按台词修剪
过的吗？”我赶快把信拿给翻译们去看：“这是对你们多么高
级的赞扬啊。”

老厂长陈叙一为了提高剧本的质量，为了人才能快速
成长，订立了一种制度叫“编辑制”。

就是一个年轻翻译翻的剧本，往往派一个有经验的老
翻译当剧本编辑。由编辑负责修改剧本，回答导演提出的问
题。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小翻译，导演和口型员也会一块
参与分析剧情、斟酌台词。有时，你想起一句好词，他受到启
发，想起一句更妙的，讨论得热火朝天，甚至忘记了吃午饭。
大家都从中得到了提高。这就是我们上译厂的“大学”特有

的“课堂”。
记得有一天上午是录日本电影《雾之旗》配音的最后一

个班。中午陈厂长要赶着直接从厂里去机场。赵慎之的一场
戏要又哭又喊，她被误认为杀人犯。于鼎配检察官，当中插几
句话。老赵准备得很充分，可是，老于不是口型不对，就是台
词说错。真是急得我“七窍生烟”。一怕老赵这样的激情戏，录
多了激情就没了，更怕误了老陈的行程。

下一场戏是毕克和小丁（丁建华）的，主要是毕克。时间已
经不允许我像往常那样，听两遍有声，听两遍无声，再录。后来，
只给他们听一遍有声，就直接录音。终于，把时间抢回来了。

一名工作人员说：“苏秀啊，你实在把毕克逼得太狠了，
给他买一根人参补补吧。”

现在我回忆起来，老于尽管“吃螺蛳”（指说错台词），但
配出来的戏还是非常有味儿。现在，老毕、老于、慎之，他们都
不在了。我们曾经在一个团队里战斗过的，我所有的兄弟姐
妹们，我好想你们呐。

（注：作者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第一代配音导演、配音演
员，写于 2019 年 11 月 16 日“上译厂 70 华诞”之际）

▲新中国第一代配音导演、配音演员苏秀
在录音棚内。 本组照片均由上译厂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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